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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稱為「紅八月」的

1966年夏天的文革運

動，並不能籠統稱為

一代年青人的運動，

在某種程度上，它也

是同代人迫害同代人

的運動。

打老師和打同學之間

●  王友琴

一　題目和方法：事實描述與分析

在〈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1一文中，我描述和分析了1966年夏天在

76所學校中發生的學生對老師的暴力迫害。這場迫害普遍、殘酷，而且在歷史

上絕無僅有。現在的人很難想像曾發生那樣的故事。於是，這篇文章引來了一

個疑問：學生怎麼可能做出這種大規模打老師甚至打死老師的事情？也就是

說，對迫害性事實的逼近的關注，自然引起了對受迫害者和迫害人者的進一步

關注。

本文試圖部分地回答這一問題。事實上，回答的方法可能很多，本文不打

算運用現有的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理論來解釋。如同上文一樣，筆者首

先利用多年來和幾百名文革經歷者的談話，其次運用現在可能收集到的當時留

下來但未正式發表的文字資料；再次，參閱當時正式發表的文革報導，以記錄

和核實那些未被寫出的文革事件。不同於前文的是，本文不僅Ì重事實描述，

而且更強調事實之間的相互關係。通過這種相互關係，我們可能對那一時期的

總體圖景有更深入全面的把握，並對為甚麼發生這些事件有進一步的

了解。

1966年夏天，當學校發生大規模打老師事件的同時，亦普遍出現了迫害同

學的事情。事實上，這些學生受迫害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做了甚麼，而是因

為他們的父母，即他們的「家庭出身」。曾被稱為「紅八月」的1966年夏天的文革

運動，並不能籠統稱為一代年青人的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同代人迫害

同代人的運動。本文試圖回答：部分青年學生遭受歧視和迫害，究竟與當時的

打老師事件有甚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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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6年8月5日下

午，北京師範大學附

屬女子中學高中一年

級的一些學生發起

「打黑幫」，五個校級

領導人被戴高帽子、

掛黑牌子、遊街、被

帶釘子的木棒打、被

開水燙、被迫用手摳

廁所的髒東西、被罰

挑重擔子⋯⋯。

二　發生時間的重合

1966年8月4日上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

中學）初二（四）班的紅6兵在教室召開了鬥爭班>「家庭出身不好」同學的鬥爭

會。教室牆上貼了大標語：「打倒狗崽子！」在1966年夏天，「狗崽子」的意思非

常明確，即這些學生的父母是「狗」，而這些學生因為是「狗」的孩子（生物性

的），所以也成為「狗」（政治性的）。「狗崽子」一詞未出現在當時的報紙上，但

實際上非常流行，大量用在大字報、傳單和人們的談話中。

這個班有40多名學生，其中10人出身於「有問題」的家庭，屬於「狗崽子」；

有10人來自「革命家庭」，大多為高級幹部的孩子，是「紅6兵」成員；另外20多

人的家庭屬於「不紅不黑」，當時填在表格上屬「職員」之類。開鬥爭會的時候，

10名「紅6兵」坐在椅子上，20多名既非「紅6兵」又非「狗崽子」的學生坐在地

上，10名「狗崽子」則站在教室前面挨鬥。有人拿一根長繩子繞過這10個挨鬥者

的脖子，把她們拴成一串。有人動手打她們，往她們身上灑墨水，並強迫每個

挨鬥者「交代反動思想」及「父母的罪行」，「交代」完了還必須說：「我是狗崽

子。我是混蛋。我該死。」

「混蛋」一詞，來自當時貼得到處都是的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

反動兒混蛋。」那時初二的學生15歲。其中一位挨鬥者後來說，這個鬥爭會對她

的刺激非常大。從那一天以後，生活對她來說好像與以前完全不一樣了。在同

一天>，不僅僅是她的班，這所學校的其他班中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

就在這一天，該校的老師也遭到了暴力「鬥爭」。副校長胡志濤在一篇文章

中追述說2：

8月4日下午，我們幾個領導幹部集中在辦公室「學習」。突然闖進來七、八

個學生，氣勢洶洶地罵道：「黑幫！不許動！」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帶，狠

狠地抽打我們⋯⋯晚上，我愛人看見我身上被抽打的傷痕說：「你們學校怎

麼這樣亂？」我說：「工作組走了，沒有人管，有甚麼辦法？！」

8月4日，這所學校的副校長卞仲耘（當時正校長缺）被打傷後回到家中說：

「他們打死一個黨員，一個教員，不過像打死一條狗。」她有預感，可是第二天

早上還是不能不到學校去。結果，8月5日下午，高中一年級的一些學生發起「打

黑幫」，打鬥了5個校級領導人，包括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三位副校長和兩

位教導主任梅樹民和汪玉冰。他們被戴高帽子、掛黑牌子、遊街、被帶釘子的

木棒打、被開水燙、被迫用手摳廁所的髒東西、被罰挑重擔子⋯⋯。這所學

校當時有1,600多個學生，雖然參加打人的只是一部分，但是人數已不少，而且

手段十分凶狠。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折磨之後，卞仲耘老師帶Ì滿身傷痕死在學

校操場邊的學生宿舍樓門口，其他4位也都被打成重傷。

儘管卞仲耘老師被打死的消息馬上就報告到高層領導人那>，但卻未見他

們派人來制止暴力殺害。相反，隨Ì文革領導人物及報紙廣播對「紅6兵」運動

的大力支持和讚美，暴力迫害繼續擴散升級。北京有一批老師被學生打死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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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毒打後自殺，死者總數至今不詳。縱容、默認這些無辜者的死亡，是社會道

義和良心的大喪失。卞仲耘老師的死，對她的家庭是無法彌補的損失，在文革

歷史上也應是歷史學者應該關注的重要事件。卞仲耘老師是北京第一個在文革

中被打死的老師，也是文革中第一個被群眾暴力殺害的人。按照北京公安局的

統計，在1966年8、9兩個月中，北京有1,772人被紅6兵打死。卞仲耘老師的死

是1,772人中的第一個。她的死，標誌了一個可以用群眾暴力來處死人的黑暗時

期的開始。

大規模迫害同學和打老師的事件同時發生，並從北京蔓延到全國。據現有

資料，我們還沒有找到一所學校是沒有發生打老師也沒有迫害「家庭出身不好」

的學生的。

當時有兩首新作的歌曲，可以分別代表或說明這兩種對象同時所受到的迫

害。一首是《牛鬼蛇神歌》又稱《嚎歌》3，用來強迫老師唱，強迫他們自我詛

咒：「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另一首是《對聯歌》4，宣揚對聯：「老子

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儘管當時的電台並未廣播這兩首歌曲，但是它

們卻流傳全國，甚至在遠離北京的地方也為人熟知。

三　暴力虐待的性質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常務副校長、化學教師劉美德一次又一

次被打鬥。數位當時的學生和老師都講述出一致的情景：她的頭髮被剪掉，被

逼在地上爬，被逼頂Ì烈日在學校操場的400米跑道上跑，被逼吃地上的髒東

西，等等。而且，劉美德當時懷了孕，學生也是知道的。

有一天，《北京日報》攝影記者到北大附中要拍攝這所學校開展文革的照

片，因為該校的學生組織「紅旗戰鬥小組」及其負責人彭小蒙曾直接得到由毛澤

東寫於8月1日的支持信5。那天，劉美德被逼爬上一張方桌罰跪，一個學生站在

她身後，把一隻腳踏在她背上，如此擺好姿勢，由記者照了下來。這一姿勢是

仿效毛澤東在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說的「打倒在地，再踏上

一隻腳」。記者拍完照後，這個學生把劉美德一腳踢下桌子。後來，劉美德的孩

子出生後不久就因先天性受傷而死。

數位被訪者也講述了這所學校中學生被打的情景。高三的男學生朱同，因

父親是「右派份子」而被毒打，還被關在廁所旁的一間小屋>。屋>遍地是水，

水上漂浮Ì垃圾。一些學生在窗戶上嘻嘻哈哈地看他，好像看動物園>的動

物。這所學校初一（四）班的女學生萬紅，父親也是「右派份子」。當班>的男同

學要打她時，她躲進女廁所，並在那>哀求彭小蒙說：「你見過毛主席，你知道

政策，求你告訴他們別打我。」可是萬紅還是被揪到教室>鬥，有同學用皮帶抽

打她。萬紅更被命令站在一張凳子上，批鬥會中有同學突然把她腳下的凳子抽

走，讓她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

在打劉美德老師和打萬紅同學這兩個事件中，有一個相同的細節：故意使

她們從高處摔下受傷，顯示這完全是一種暴力虐待。施用於教師和施用於學

按照北京公安局的統

計，在1966年8、9

兩個月中，北京有

1,772人被紅�兵打

死。卞仲耘老師的死

是1,772人中的第一

個。她的死，標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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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處死人的黑暗時期

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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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表的兩篇文章6中可以看到，在調查所及的76所學校中，僅在1966年夏天，

被打死的教師是11名，被打死的學生是1名。

這些暴力迫害事件是如此明顯，以致無法用「革命熱情」和「理想主義」解

釋。現在有人甚至會懷疑這些事實的真實性：在處於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學附屬

中學，學生怎麼可能如此折磨懷孕的女校長呢？又怎麼可能如此折磨他們的同

班同學呢？這種對文革史實的不了解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報紙上從未報導

這些暴力故事。那時，所有人都要仔細閱讀《人民日報》，但卻是當作傳達文革

指示和精神而非報導來閱讀的。當時的報紙用慷慨激昂的詞語支持「紅6兵小

將」的行動，為他們叫好，但並不描寫他們具體做了甚麼。

除了報紙以外，當時非正式出版物的文字材料，可能更有助於我們了解那

個夏天所發生的事情。比如，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所寫的〈自來紅們站起

來了〉一文中這樣說：

　　我們到這個世界上來，就是為了造資產階級的反，接無產階級的革命

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權，兒子就要接過來，這叫一代一代往下傳。

　　有人誣蔑我們是「自來紅」，崽子們：你們的誣蔑是我們的光榮！你說

對了！要問老子是哪一個，大名就叫「自來紅」。

文中的「自來紅」是指「革命幹部」的子女，他們自稱為「老子」，而把另一部

分學生稱為「崽子」。這三個詞語都未在當時的報紙上出現過，從這類詞語我們

可以看到當時語言的粗暴性。同時，這篇文章也有明確的權力意向。為了權

力，他們一要和「資產階級的『權威』」鬥，二要和他們的「王八羔子」（文中原話）

鬥。這個說法和當時的報紙並不一樣。按照這個說法，具體到當時的學校>，

鬥爭對象就成了教師和不同家庭出身的學生。但是，即使仔細閱讀這篇文章，

也難看出本節所述的折磨劉美德老師和朱同、萬紅同學的事件，儘管這類事件

後來普遍在各地發生。

在我看來，當時的正式出版物、未正式出版的文章以及實際發生的事件都

是文革史實的一部分。但是，由於實際發生的事件的暴力虐待性質，使其於當

時未被記載，現在就連追憶也變得很痛苦。即使作為一個研究者，也可能會迴

避這些事實。這不僅是因為發現事實太費功夫，而且寫出之後還必須面對隨之

而來的問題：怎麼解釋這些暴力虐待？解釋事實的難度可能會消減發現事實的

動力。清醒意識到可能阻礙我們發現事實的各種因素是很重要的。畢竟，發現

事實及其特性是歷史研究者的主要職責。

四　兩種暴力迫害的相互助長

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學的紅6兵把音樂教室小院改建成一座監獄，

以便施用各種私刑。他們在屋頂上搭了一個崗樓，安裝上一盞徹夜長明的小太

北大附中「紅旗戰鬥

小組」所寫的〈自來紅

們站起來了〉一文中，

「自來紅」是指「革命

幹部」的子女，他們

自稱為「老子」，而把

另一部分學生稱為

「崽子」。這三個詞語

都未在當時的報紙上

出現過，從這類詞語

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語

言的粗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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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燈。第六中學距天安門廣場只有幾百米遠，和中南海也只有一街之隔，它的

地理位置就使其影響非同小可。當時有不少外校紅6兵前往參觀學習。這座私

設監獄存在了一百多天。有9名第六中學的老師從頭至尾被關押在那>，挨打挨

罵，有的被打壞了骨頭，有的被學生拉來練拳，還遭到跪煤渣、跪板凳等體

罰。其中一位教導處副主任，被放出後一個月便死去。更多的人時間長短不等

地被關押在這>。第六中學的一個老校工徐霈田和學校附近的一個房產主何漢

成就是在這座監獄>被打死的。

並不是每一個學生都有資格參加這種暴力虐待行動的。有一部分學生像老

師一樣在監獄中被毆打折磨。據曾關在這座監獄中的老師說，監獄牆上原有用

紅漆寫的「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後來這所中學高中三年級有兩個「家庭出身不

好」的學生被抓到監獄>毒打，血流遍地，打他們的人就用毛筆蘸了他們的血，

重描了這條標語的六個字。血灑落在牆上，形成可怕的圖形。

第六中學高中三年級學生王光華，「家庭出身」是「小業主」，在文革時被說

成「資本家」。文革前王光華曾任班長，文革開始後曾批評對聯「老子英雄兒好

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後來，他未得到「紅6兵」的批准就出去參加「大串連」。

1966年9月27日，王光華外出串連後一回到北京，就被綁架進學校的監獄，一群

同學用軍訓用的木槍和桌椅板凳腿毒打他，打得他失去知覺。當天晚上，他被

關在監獄中，傷勢沉重，氣息奄奄。第二天早上，王光華又被毒打一頓。9月28日

晚上，王光華死了，時年19歲。

幾個關在監獄中的老師把王光華的屍體抬出了監獄。據當年抬王光華屍體

的老師說，他們在黑夜中抬Ì屍體出了監獄門，穿過六中的校園，一點也不覺

得害怕，他們已經在這座監獄中關了一個多月，眼見身受了大量恐怖的事情，

那時連害怕的心情都不會有了，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但是，他們

感覺到屍體很重，死人的身體似乎比活人的沉重得多。

這些被囚禁在監獄>的老師，目擊了學生如何分裂成三個等級。一個等級

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他們被歧視、被侮辱、被打甚至打死，王光華是其

中之一；另一個等級是出身於「不好也不壞」的家庭的學生，他們不被准許參加

「紅6兵」，只准參加一個叫做「紅聯軍」的組織，意思是可以充作「紅6兵」的聯

合對象。到了1966年11月，「紅6兵」成員都到外地「大串連」去了，在夜>值班

看守監獄就成了「紅聯軍」成員的差使。當時，學校>最高等級的是「紅6兵」，

他們掌管獄中人的生殺予奪，還把獄中老師的工資拿去花掉。有一天，在毛澤

東將在天安門廣場又一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6兵之前，一個紅6兵在監獄

的院子>高聲大氣地說：「老子他媽的上天安門城樓都上膩了。」原來，第六中

學紅6兵是屬於「首都紅6兵西城區糾察隊」的。毛澤東接見紅6兵時，「西糾」

（當時的簡稱）擔任糾察，有些人能上天安門城樓。

1966年7月底，此前領導各學校文革運動的「工作組」奉令離開學校，此後打

老師立刻成為普遍的風潮。如上文所說，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

的卞仲耘老師成為學生暴力的第一位受難者。但是打死人者並未受到任何懲罰

或警告，甚至連批評也沒有。接Ì，在北京101中學、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北京

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等學校又再有老師被學生打死。那時領導文革的「首長」

1966年8月中旬，與

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

的北京第六中學的紅

�兵把音樂教室小院

改建成一座監獄，當

時有不少外校紅�兵

前往參觀學習。這座

私設監獄存在了一百

多天。該校老校工徐

霈田、高三學生王光

華和附近一個房產主

何漢成，就是在這座

監獄被打死的。



40 百年中國 常到各處群眾集會上講話，然而查閱當時詳盡記錄而後編印成書的各種「首長講

話集」，頂多只能找到三言兩語的、十分溫和並且間接的對打人情況的勸告，而

且從未具體提到老師被打死的事。9月27日，王光華在第六中學的監獄被打得失

去知覺，當時關在獄中的一位女老師給他做人工呼吸，也被打斷了手臂。第二

天又打王光華，終於把王打死。如果打死老師的事先受到管束，如果當時教師

的生命不那樣被視為草芥，那些打死王光華的人或許還不至於那麼肆無忌憚。

如果他們稍有收斂，王光華也許就不會被打死。打老師的殘酷程度助長了打同

學的殘酷程度。當學生被允許大規模地毆打老師的時候，順Ì同一理由，自然

也就可以集體地打同學。

同樣的，當部分人對同輩人實施暴力虐待成了一種特權，在心理上亦刺激

助長了他們折磨老師的興趣。可以設想，如果打老師的暴力行動是全體學生可

以平等參加的，那麼打老師的殘酷程度就可能不會像實際發生的那樣。另外，

一部分學生也可能站出來反對打老師。根據調查，1966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學

>，「紅6兵」的成員不過佔20%左右，但是他們卻擁有巨大特權，可以主宰學

校、甚至握有對一般群眾的生殺大權。另一方面，把學生按照「家庭出身」分成

等級，並嚴加打擊「狗崽子」，也發揮Ì「殺雞給猴看」效應，使得學生不敢發出

不同聲音。事實上，1966年夏天暴力虐待如此嚴重，但是幾乎沒有人出來反對

當時的迫害，這是一個令人難過但又不得不承認的事實。

就現有的材料來看，文革中出現的某些東西，比如「紅6兵」這一組織的名

稱、打人的種種手段、學校自設監獄等等，可能不是文革的發動者事先策劃

的，也就是說，可能是偶然出現的。但是，在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度>，無數人

可能發明無數新東西，而獨獨這些能夠流行一時，這並不是偶然的。它們的流

行，是因為得到了文革領導者的支持。另外，從這些東西可能具有的功能，也

可說明這兩種暴力迫害之所以風行的必然性。

五　共同後果：暴力迫害的推行與延伸

很明顯，在1966年夏天學校暴力風潮中的衝突雙方，其中一方佔有絕對權

力，可以不必遵守任何法律程序就向被鬥者施行打罵，甚至打死人也沒關係；

另一方則只能忍受痛苦和懲罰，不能自我辯護，不能自6，甚至也不能以投降

來保全生命。雙方這樣的關係，是典型的也是嚴重的「迫害」範例。

當文革運動開始、學校的負責人和教師被作為運動對象之後，沒有一個老

師敢公開反對這場「革命」。相反，他們卻表示願意檢討和改正自己的「錯誤」。

在1966年6、7月的「工作組」領導運動期間，他們其中一些人已被劃入「四類」，

面臨挨鬥、撤職、下放的命運。「工作組」撤離之後，大規模的暴力迫害開始

了。遊街、體罰、進「勞改隊」、剃「陰陽頭」、用銅頭皮帶抽打等暴力手段紛紛

加諸教師身上。

「工作組」撤離後，「紅6兵」組織的發源地清華大學附中被有二百多名成員

的「紅6兵」控制了，包括學校的「勞改隊」。這所學校的校長萬邦儒和副校長

當學生被允許大規模

地毆打老師的時候，

自然也就可以集體地

打同學。當部分人對

同輩人實施暴力虐待

成了一種特權，在心

理上亦刺激助長了他

們折磨老師的興趣。

1 9 6 6年夏天「紅�

兵」的成員不過佔

20%左右，卻擁有巨

大特權，可以主宰學

校、甚至握有對一般

群眾的生殺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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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同學之間

韓家鰲被強迫在胸前佩戴一塊寫Ì「黑幫大頭」和「黑幫二頭」的黑布。他們多次

遭毒打，萬邦儒被打得腎出血，韓家鰲不得不長期服用專治外傷的「雲南白

藥」。女團委書記顧涵芬的一隻眼睛被打瞎。化學老師劉樹華從學校煙ê跳下，

自殺身死。同時，這所學校的一些「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被毒打並強迫「勞改」。

高二學生郭惠蘭的父親是「右派份子」，她被鬥後喝「敵敵畏」自殺身亡。還有一

個初中女同學臥軌自殺未遂，但終身致殘。

暴力迫害當然不是新東西，但是由一部分學生大規模地施用於老師和同學

身上，卻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對老師和同學的暴力迫害，是整個文革發展過

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隨Ì「紅6兵」組織在各學校普遍建立，這一類暴力迫害

也普遍發生，並進一步從校內向校外發展，從打老師和同學發展到打社會上的

「牛鬼蛇神」。抄家、打人，把地、富、反、壞、右掃地出門、驅逐出北京，

到處發生。比如，作家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紅6兵打鬥後自殺。從1966年

8月26日起，北京每日被打死的人增至三位數，持續到9月1日。9月2日起才降至

二位數。

情況不斷變化。在1966年8月30日由北京「師大女附中紅6兵、化工學院附

中紅6兵」發出的〈告工農革幹子弟書〉7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句子：「革命

幹部的家一律不許抄，凡沒經中央、新市委批准定案是黑幫、反革命份子的當

權派的家也不應查抄。」「凡是沒有經黨中央和新市委批准定案是黑幫、反革命

的，一律不許體罰、毒打、掛牌、剃頭、勞改。」從這張鉛印傳單可以看出，到

8月底，那些曾施用於別人身上的暴力迫害已被施用到「革命幹部」身上。以幹部

子弟為主體的紅6兵在暴力迫害肆虐北京一個月後，意識到這種暴力迫害開始

危及自身並試圖制止，但仍只是制止施用於某些對象而已。

毛澤東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要打擊「當權派」，轉而大力支持另一些被稱

為「造反派」的群眾組織，以取代初期的「紅6兵」。「造反派」雖曾部分地批

評了「紅6兵」所為，但在相當程度上仍繼承了他們的作法。比如，在清華

大學附屬中學，當「造反派」組織「井岡山」和「老紅6兵」（他們後來被冠之以

「老」字）各佔一樓對壘時，「井岡山」的學生曾用布蒙住萬邦儒校長、韓家鰲

副校長及另外三位老師的眼睛，將他們驅趕到四層樓頂，並用皮鞋底打這

五個人。這是因為對面樓上的「老兵」罵他們「保守」，他們就以此來證明自己是

「革命」的。

上述回顧，可以幫助我們看出暴力迫害發展的軌7和一些特徵：

（1）這場暴力迫害興起非常迅速。1966年7月28日宣布撤離工作組，8月5日

就有老師被打死，到8月下旬，發展到在北京每天有幾百人被打死。9月後每天

被打死的人數漸降。這種急劇增長、達到高峰後又稍降低的發展曲線，反映了

人們被迫普遍接受打人所意味的暴力迫害原則。可以設想，如果暴力行為緩慢

興起，人們在思想上可能會不接受，從而有機會說出不同的聲音——北京畢竟

是一個有幾千年文明史的城市。但是在1966年8月迅速蔓延的大恐怖中，沒有人

敢反抗或從理論上反對這種迫害。隨後暴力迫害的勢頭稍減，人們慶幸生存之

餘，也在一定程度上習慣了。

（2）在暴力迫害中發生了超越某些施行者意圖的情況，即當暴力迫害蔓延並

在1966年8月30日由

北京「師大女附中紅

�兵、化工學院附中

紅�兵」發出的〈告工

農革幹子弟書〉中可

以看出，那些曾施用

於別人身上的暴力迫

害已被施用到「革命

幹部」身上。以幹部

子弟為主體的紅�兵

已意識到這種暴力迫

害開始危及自身。



42 百年中國 擴大時，原初的施暴者最終可能變成被施暴的對象。由於這些施暴者先已確立

了暴力迫害方式，他們也就失去了保護自己的道德基礎。

（3）在文革的前三年中，佔據學校主導地位的勢力幾經變更，但是暴力迫害

的原則卻一以貫之。這幾派勢力雖曾互相對立，但他們卻有Ì相當多的共同

思想或行為方式，其中暴力迫害是最重要的一項。這些施暴者故意把一批

又一批人從社會生活中撕裂出去，「批判」他們、「鬥爭」他們、關押他們、摧毀

他們的日常生活，要讓他們活得越不舒服越好，這種方式在文革中不斷被

運用。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很多人似乎都已經自然地把這種迫害當作生活的

一部分。

繼1966年夏天的暴力迫害的高峰之後，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是暴力迫

害的另一高峰。在「清隊」運動期間，本文提到的四所學校的教職員工中，北師

大附屬女子中學有三人自殺，北大附屬中學、北京第六中學、清華大學附屬中

學各有一人自殺。

我們對於文革中的暴力迫害的了解和研究還很不足，本文只涉及它的開始

部分：文革中大規模的群眾性暴力迫害，始於1966年夏天的打老師和打同學。

想要更全面描述暴力迫害的事實和更深入分析其中的因果關係，還有待進一步

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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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的前三年中，

佔據學校主導地位的

勢力幾經變更，但是

暴力迫害的原則卻一

以貫之。這些施暴者

故意把一批又一批人

從社會生活中撕裂出

去，「批判」他們、

「鬥爭」他們、關押他

們、摧毀他們的日常

生活，要讓他們活得

越不舒服越好。


